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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雅韵

心香一瓣

海边人家

海浪是大海的磅礴气势，浪花是岛屿

的亮丽风景。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晴朗的下午，

踏青来到故乡岱山岛的我，饶有兴致地走

过一条蜿蜓的村岙小路；橫过一道长满嫩

茵茵野草小花的田塍；穿过一方藤草缠绕

的茂密松树绿林，欣然来到了心之所想的

南峰山崖海岸。攸然遥望海面，满盈盈的海

水，照在阳光之下，水面上一片金光。浪漫

的海风劲拂着我的脸，吹入嘴里似乎有点

“嚼头”，啧味一丝丝的咸。嚯！宛如儿时屁

颠屁颠在村头晒谷场看土戏……此时此

刻，我选坐在那块熟悉的光溜溜牛背形状

平石上，情意绵绵地等候“海浪之戏”开幕。

坦然而言，我也喜欢漂亮的花花草草，

然而更喜欢欣赏大海的美丽浪花。儿时的

我平日有事没事，习惯蹲在海边的老家门

口，俯瞰无边无垠的海水里那些美丽浪花

姑娘欢快优美的舞姿。我从小就痴迷海浪

花。记得小时候每每撅起小嘴巴时，父亲总

会用他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来到海边，静

静地坐在平顶岩石上面，聚精会神地观看

海浪花。也不知咋的，我一看见海浪花心里

就暖洋洋的，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兴奋。这

时，父亲就会脱下上衣（除夏天外）轻轻地

披在我的身上，然后给我讲大海的故事，讲

大海里鱼儿的故事，好多好多哩，千奇百怪

的，越听越想听……

静谧时光，蓦然回眸，生活这里，岛悬

海上，海潮簇拥，金沙与苍翠接壤，民居与

大海相望，自然风景别样秀美。每每我在岸

头观海望潮，亦同样爱听大海的声音，渴望

领悟海洋的真谛。我老家前面的那域海呀，

它的本相是温顺、善良的，但一年四季，气

象不同，迴然有别。在“风平浪静”时，波浪

就像一位温柔、腼腆的姑娘，轻轻地恋吻着

岸岩。然而当狂风（台风）呼啸时，它就变得

如此咆哮、汹涌澎湃，滔天海浪疯狂扑向堤

岸。不过，面前的大海无论表现是娴静的还是

喧闹的，它总潜在有一条跳动不息的脉搏，有

一腔奔流不息的热血，释放的声音是一种自

由随意和纯情流露特殊“方言”。闯海的老渔

民说：“喜欢看海的人，更喜欢听海。”海浪声

声，螺号阵阵，潮音轻吟，海鸥漫舞，这种非常

熟悉的“海之韵”旋律，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耳

鼓中跳跃。有人说，海的声音无非是潮声、涛

声、鸥声、船声、鱼声、风声等等。

在日望大海夜闻涛声海边土生土长的

我，自然听惯了海的声音，有时有的让人乐；

有时有的让人愁；有时有的让人悲。在好天和

风里的大海，宁静与喧嚣共存。夜幕下，海风

轻轻吹，海浪轻轻摇，海上各种声音就会从四

面八方悄然进入我的海边老家。山花烂漫的

平和日子里，最喜欢的莫过于那种天籁清音

般的海潮浪声了，“哗……哗……”多么富有

节奏呀，听习惯了真的是一种人生享受。这么

美妙动听的声音，我要么被它轻松地拖入梦

乡，要么被牵出发自肺腑的美好遐想。可声音

并非全是心音呀，而我想所要倾听到的，显然

是在这些声音深处的蕴涵———心音。确实，海

的心音唯有真正知海、亲海、爱海、护海的人

才有可能听到、懂得。直面海洋，聆听大海的

声音，是海到尽头天作岸的磅礴，是渔民风口

浪尖漂泊的深沉思念，是鱼儿潮里欢跳吟唱

的愉悦，更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禅

悟心境。我乐于将海涛波声当作美妙音乐，令

身临其境的心灵悠悠愉悦为之共舞，尽情释

怀与享受。

亦不曾忘记，我与海浪亲切相融的快乐

生活。回想当年，热热的夏天，浅浅的海水，幼

小的我常常天真地躺在父亲宽松的怀抱中，

闻着一阵阵海水的咸腥味儿，让荡漾的波浪

慈母般地抚摩着幼嫩身体。童年时，我有点儿

顽皮，经常约同小伙伴整天跑到海滩玩耍，疯

也似的在平坦如床、沙质细腻的沙滩上嬉戏；

在落潮的海岩采捡精美贝壳；在礁石缝隙寻

找小螺；在荡漾的浅潮中追遂鱼儿，累了就爬

上滩头抛锚的小舢板晒太阳，有时躺在被海

浪推得摇摇晃晃的小船里“呼呼”睡觉。少年

时的我，犹如一只放胆训练搏击风浪的小海

鸥，凭借刚学会的小本领就能碰运气捕捉到

一些种类的可食性海生物。在春、夏、秋三季

中，除上小学和狂风暴雨天外，我几乎每天

“泡”在滩涂或海水中，马不停蹄地干着这种

野趣十足的活儿：拾泥螺，挖蛤皮，撬蚬子，捏

海瓜子，捡香螺，采牡蛎、捞小白虾，摸泥鱼，

弄串网等等。更恣意潇洒的是，与同伴一起光

着身子在浪花褶皱里随意抓捉活鱼。那年月

海浪里的鱼特多，尤其在涨潮时段，多如牛毛

的小鱼儿活蹦乱跳冲在潮水推进最前面，鱼

鳞与阳光辉映，沿线一片银光闪耀。在潮水至

膝盖深处，双腿时不时会被中、大鱼横冲直

撞。当年活跃在海浪里的我，通常用身体扑、

网兜捞、废弃锚缉（抛船麻绳）拦阻等方法抓

鱼捉蟹……

咦，不经意间潮水已经哗啦啦漫上了滩

涂，疾速涨到山崖海岸边上啦！瞧，海浪一排

又一排地向岸边滚来，一浪高似一浪的浪涛

迅猛扑向那些巍然屹立于海边的滑溜溜的礁

岩，瞬间激溅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发出一阵

阵雷鸣般的吼声，随之海潮簇拥、翻卷。倏然，

又一道银光粼粼的白浪飞速冲向前面的礁

岩，“哗———”激起很高很高炫人眼目的水晶

浪花……起起伏伏，前仆后继，奔腾不懈，真

乃奇景，甚是漂亮。好可爱的海浪花呀，它源

于浩瀚的大海，充满着轰烈的生命活力，神奇

得让你只能看得到，却不可能摘得到，蕴含一

种崇高圣洁的动感之美。此时此刻，我总会忘

情地陶醉其间，仿佛觉得海浪花胜比花店里

的任何一束花儿纯朴可敬、鲜活漂亮，且奇妙

无比，弥足珍贵。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当我披着夕阳余晖、吟着唐诗返回之际，豁然感

悟：浪花因撞击而美丽，人生因拼搏而精彩！

海浪亲亲
□曹银员

正如大家期待的，不久以后，我们恋爱了。

时间刚好是去年冬至前的一个星期，聊得契

合，我们说好一个月后见面。双方最大限度地

讲述着彼此的故事和近期发生的事情，显然

作为我来说，男性充当追求者以后，自身的羽

毛开始华丽并且展示。婷婷说完百分之百信

任以后，我倔强的羽毛开始黯然失色，好像在

语言上占据的偏颇有点让她伤心，我的解释

并不完美，说自己情感愚笨，至少在突然间拥

有一份挚爱前，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可是事

情就那样发生了，她的内心告诉自己，我是她

坚信要寻找的另一部分。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真正预料，一年

前我还有过不想结婚或者谈恋爱的想法，但

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喜不是吗？”她用幽幽的

眼神盯着我说道。那时候我嗓子里很想说出

那句：“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好

吧，沉默了几秒，“很多的人和事物都需要慢

慢了解，只是随着时间知晓的更多了，我们变

得不快乐了，但我从没放弃，一开始就是这

样。”她上扬的嘴唇还有口红的光泽，微笑从

耳侧划出。

上周，她买来一些鲜花装饰了屋子，起初

我还觉得麻烦，在看着她用芽剪梳理好每一

枝玫瑰后，心弦突然被撩起，凌乱的花朵已经

被规整在花瓶里了，有洋桔梗、多头玫瑰，观

感不错，为朴素的屋子增添不少颜色。就这

样，我坐在她身后，看着每一次的挑拣，因为

是一张小板凳，我们都不得不挺起胸膛，坐久

了多少有点疲倦。我从侧边透明的玻璃柜看

到投射的身影，虚影里还透露着不真实，当然

我只要侧过头，就能看到这个为我真实养花

的女子，沉浸在虚无的镜像中，觉得这样好像

能使眼睛这一感观的器官发挥到极致，我是

说虚无的镜像里绝不只是轮廓，是两个鲜活

的生命被定格，其中一个开始动容，她面向我

时，虚无消失了。

事实上，很多时候随意的交谈拉近了关

系。一开始的拘谨都是在保护自己弱小的一

面，那些自然流露的，不受大脑思索而惯性讲

出的话语很明显是情侣间结合的部分。我们

会变得多舌，不由自主地讲述和评论，当然

这些话语是没有批评的，这些都是基本活

动，讲童年、趣事、美食……特别是在童年上

由于背景相同格外惊喜连连，好奇心的驱使

下，记忆就会被打开，更多的往事被挖掘，这

些都将是新缔结情侣关系的必要谈资。很多

时候我们决定的话题并非有意，而是眼神打

量后的心照不宣，她抬起头，我负责倾听，之

后便是陈述。讲到《面纱》时，我告诉她毛姆这

个作家将人性描写的果敢而富有魅力，阅读

变得具有了思哲，开始想象。她跟我讲着其中

的句子，当然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抢先一步

的后果便是更具倾心，用一种沉稳的口气读：

“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

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

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

而我爱你……”当时我读到这里时，也觉得很

棒，纯粹的内心宣告的只有爱意，让一切光鲜

亮丽的东西都会暗淡的，当不善于表达而又

迫使表达的时候，那么一颗心可以从身体里

拿出来宣告纯洁。

我的父亲说，你猜让我动容的是什么呢？

三天前，我给父母发了一张我俩包饺子的图

片，好久，父亲才回了一个“好”字。此时，我们

打着视频，父亲说十三岁失去亲人以后，好像

在吃上面多少有点怀念，后来遇到你母亲也

是为我做了一顿饺子，虽已是十二年之后，但

那种欣慰让人无法忘却。我没有继续深入父

亲的话题，说了一会就挂断了，尽管这件事我

从未在母亲口中得知，此时父亲突然述说，我

读到了一些慌乱，这显然是内心深处的一些

波动，暗涌着欢喜和感动。

原本我会以为会写下这份爱恋中的一些

甜蜜瞬间，而内心实际得到的远比这些有趣，

具体的幸福无法被文字描述，甚至人们连爱

这个字眼也无法落实，只说是种感觉。尽管如

此我仍然得说一些事实，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拍照打卡、享受美食、漫步田野、吹一吹海风

等，也任由时光流走，我们深信那些还未发生

的事情都需要放进时间里成长，我们说要按

照心意生活，比如开始喝不加糖的奶茶，坚持

阅读，不生气。

谈及爱时，那时还未发生，我被时光或者

命运的手推了一下，目睹和知晓着被定义的

爱，直到这件事真实而平静地来到，无法被复

制，辩解，爱情那孱弱的车轮被遗忘者推着往

前走，还未产生的想法被引出，我们身陷其

中，没有发生，不被理解，甚至固执视为如出

一辙，所以我们常常在拒绝和挑选，勾勒想象

的轮廓让自己变得独一无二，可真相却是一

切全无定义，事情都在正在发生，或许如同镜

像中我们被定格的一刻，她把头转向了我从

而真实。

也许，在我错过她的那段时间里，她也

在正在错过，但现在就那么神奇，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有些事情需要去做，调整情绪、收

去沮丧、面带微笑，考虑接下来以怎样新的

状态去迎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明天或

者未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而此时需要我们

拉开序幕，朝着同一个方向，就如她在等待

的车子边朝我挥手，而我很早就看到了她的

等待。

简单之爱
□梅森

清晨五时半，沈家门渔港笼罩在灰蓝色

的薄雾里。我跟着导航绕了三圈，才在滨港

路尽头的避风塘角落，找到那艘传说中的

“浙普渔98012”号木船。船主林国栋正蹲在

甲板上补网，见我气喘吁吁，他咧嘴一笑：

“现在找木船比找黄鱼群还难哩！”

近70岁的林伯是这艘木船第三代主人。

他的祖父1946年用300担带鱼换来南洋柚木，

请宁波匠人打造了这艘“木龙船”。“从前舟

山人造船要请‘船菩萨’，上龙骨那天得摆三

牲祭品。”他敲了敲船板，沉闷的回响里藏着

79年海风腌渍的故事。

船舱里挂着一张1953年的《舟山海洋渔

业证》，泛黄的纸上印着“核准捕捞区域：大

戢洋至浪岗山列岛”的字样。角落里堆着祖

传的樟木箱，掀开盖子，霉味混着桐油香扑

面而来———箱底压着半本《吕泗洋海难日

记》，几枚生锈的“木壳船专用铁钉”，还有林

伯母亲手绣的“抲鱼人平安符”。

“我儿子在舟山国际水产城搞直播卖

海鲜，他说我这船该进博物馆。”林伯摩挲

着船舵上的裂痕，“可博物馆里的船不会

喘气啊！”

在舟山海洋文化研究者王教授的讲述中，

木渔船的历史恰似一本翻动的海洋日历：

宋元时期：“丈八河条”船穿梭于昌国盐

场；明清时代：象山帮打造的“绿眉毛”纵横

东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舟山木船近万

艘，桅杆密如森林；2023年：仍在作业的传统

木船不足三十艘。

站在渔港观景台望去，玻璃幕墙的渔业

大厦与斑驳的木船同框———这是属于舟山

的“时空折叠”。

探访途中，偶遇浙江海洋大学的学生正

在拍摄纪录片。 00后导演小陈举着云台追

问：“林伯，现在用北斗导航还能体会您当年

看星辨方向的浪漫吗？”老人从裤兜掏出老

人机：“后生家，我年轻时在海上找方向，靠

的是命。”

学生们体验传统捕捞时，在渔网里发现

了一只GPS定位器———这是某艘远洋渔轮十

年前遗失的。林伯把它系在桅杆上当风铃：

“让它听听木船的心跳。”

离港前，林伯忽然轻声说：“去年渔港改

造，政府说要给我换补贴拆船，我拒绝了。你

看———”他指向码头新建的“渔都风情”雕塑

群，不锈钢打造的抽象渔船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总得留几艘真船，告诉孩子们浪是怎么

说话的。”

据舟山非遗保护中心数据显示，近五年

已有14种渔船建造技艺列入抢救名录。当暮

色浸染渔港，最后三艘木船随着潮水轻轻摇

晃，仿佛正在为这座“千岛之城”书写注脚。

在沈家门渔港，寻找最后的木渔船
□牛亚静

稗草

深刻的时候袁语言总是沉入杯底袁
一饮而尽的是时光沉淀的酒精遥
五谷和杂粮袁千丝万缕地纠缠袁
唯有风袁才能辨别颗粒和稗草遥
某些时候袁摇摇晃晃的稗草袁
代表一大片庄稼甚至一片土地

招摇过市遥 让饥肠辘辘的爬山人
衔在唇边吹口哨遥 哨声很响袁
吹醒了埋在泥土里的种子遥
雨水却很吝啬袁把三月的春天
灌进河流袁河面上漂浮的杂草
成了来年春播的肥料袁养活了
一大把的稗草袁当然也培育了
沉默的颗粒遥

光阴

总是被厚厚的云层遮盖袁偶尔
露出真实的面目袁所有的花
以及流淌的河都激动了遥
坐在院坝晒太阳的人袁不小心
就把风打倒了袁一些赤脚的少年
被一针一针扎得鲜血淋漓袁
活像一朵早开的腊梅遥

那些流动的云袁大朵大朵地
把天空绣成一床棉絮遥
排列整齐的楼宇相互交流

昨夜的春梦遥 如果说树桠的影子
温暖了零乱的杂草袁来来往往的人影袁
就让我想起硅化千年的骨骼遥
光阴往往是一剂麻醉药袁
麻醉了许多的悲欢离合遥

一棵树

打乱语言的结构袁
树叶快迅地解散了季节袁
就像枯瘦老人伸开的手指遥

五指不同方位指点荒芜的天空袁
另一只手挥向萧条的田野遥
盘绕树根的一条河袁
荡起我慌不择地的唾液遥

很多路过的人袁
以为流水的涟漪就像碎落的叶片遥

一把草的光阴
（组诗）
□冉杰

屋檐下


